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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治与社会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张燕军

摘　 　 要： 公元 ７ 世纪以后的中东政治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 在现代中东政

治中，伊斯兰教构成了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两者间存在的不

协调，使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 这一特性在沙特阿拉

伯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伊斯兰教在塑造沙特国家的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沙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滞后。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既有历史传统的影

响，也与伊斯兰教的某些内生性特征与社会发展不适应密切相关。

关 键 词： 民族国家构建；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中东；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张燕军，博士，咸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０６－１２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宗教与政治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前现代社会的

政权需要从宗教中寻求政治合法性，部分现代国家也都深受宗教的影响。 对于宗教

与政治的关系，印度著名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雷蒙·潘尼卡（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ｎｉｋｋａｒ）认
为，一切宗教问题都包含着政治性，许多世界政治问题也都具有宗教特征。 “宗教从

来都不是私人的，而是共同的，它与政治关系密切。”②与此同时，日益滋长的恐怖主

义以及伴随而来的反恐战争，正在推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诸多变迁，也在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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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地位。① 对于中东地区而言，宗教与政治、
民族的关系尤为密切。 本文主要考察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

一、 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东政治与民族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认为，宗教是一种规范社会关系的

手段，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体现：第一，权力直接依靠宗教，
如神权政治；第二，宗教可以使统治精英合法化；第三，宗教可为谋求权力者提供受

他们操纵的深层次结构、信仰和特征。② 发端于公元 ７ 世纪的伊斯兰政教关系模式

深刻影响着此后 １，４００ 多年的中东政治，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的政治、民族等问题始

终发挥着重要影响。

（一） 政教合一： 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世纪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自诞生伊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 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乌

玛”（ａｌ⁃Ｕｍｍａｈ，穆斯林公社）既是宗教社团，又是政权组织。 作为真主使者的穆罕

默德掌握着“乌玛”的最高宗教和世俗权力，“乌玛”的实质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

制。 因此，“乌玛”虽只具备简单的国家形态，但实际上已体现出伊斯兰政治模式的

核心要义，即政教合一，此后的阿拉伯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乌玛”政治模式

的延伸。 中东地区在中世纪形成的这种以政教合一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模式，不仅塑

造了阿拉伯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的政治

制度。
奥斯曼帝国建立后继承了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苏

丹不但掌握着世俗权力，同时还是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拥有对帝国内全体穆斯林

的统治权，奥斯曼帝国因此成为一个封建神权帝国。 与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相

似，德莱木人建立的布韦希王朝（Ｂｕｗａｙｈ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波斯人建立的萨法维王朝等政

权的统治者都自称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试图借助神权力量来巩固世俗统治。
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伊斯兰教成为中世纪中东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力量。
首先，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的主导作用突出表现为其对政权的深度介入和对政

治发展的深刻影响。 阿拉伯帝国时期，各王朝政权均借助伊斯兰教实现政权的巩

固，统治者都自称哈里发，不仅牢牢掌握着世俗权力，而且将自己定义为“真主在大

地上的代理人”。 伊斯兰教还是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统治者以真主之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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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政令。 政治行动通常被解释为履行宗教义务，进而使宗教活动成为国家政治生

活的重要内容。 伊斯兰教因此成为政权运作的重要支柱。 一方面，伊斯兰教为政权

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为政权提供了可供操纵的社会结构。 反抗统治

者的群体和他们反抗的对象一样，往往求助的是同一个真主、同一位先知以及同一

个信仰群体。① 对此，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纳德·约翰斯通（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指
出，“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教，至少从其表面上看要比今日的基督教更像是一个政

治—宗教组织，它容易利用宗教为伊斯兰国家或其内部派别的政治行动进行

辩护”②。
其次，伊斯兰教对社会的规范作用表现为以教义和教规形式确立穆斯林的行为

准则、宗教义务和社会习惯。 其中，服从宗教领袖成为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政权习惯性地以宗教名义要求民众服从统治者的统

治，统治者借助宗教强化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效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
最后，伊斯兰教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为宗教成为凝聚各阶层和势力的重要工

具。 社会学家涂尔干和罗伯特·贝拉（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ｌｌａｈ）都认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和

凝聚功能。 伊斯兰教宣扬的平等、宽容、仁爱等普世性观念成为社会整合的有效工

具，对社会各阶层均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整合能力，历史上诸多伊斯兰政权都藉此

发展成为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并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

的欧洲社会相形见绌。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曾指出，伊斯兰文化早在 １，４００ 多年前就形成了人类生活———经济、技术、社
会精神所有形式的连带关系理论，西方只是最近随着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现代种族

学的诞生才找到这些理论。③

（二） 教族合一： 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东诸民族

伊斯兰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东政治，而且对中东诸民族的发展及其文化产生

了重要影响。 以阿拉伯民族为例，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半岛贫富分化加剧，阶
级矛盾尖锐，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的创立顺应了阿拉伯

各部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在阿拉伯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首先，在历史层面，伊斯兰教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乌玛”

观念的形成，促使伊斯兰教以信仰为纽带实现了不同血缘群体的联合，超越了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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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狭隘性和排他性。 共同的宗教信仰使阿拉伯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民族

文化、社会习俗以及地域和经济联系，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初步形成。 另一方面，在
伊斯兰教的旗帜下，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对外传播推动了阿拉

伯民族的发展壮大。 阿拉伯帝国真正傲视群雄之处，与其说是实际的军事征服本

身，不如说是被征服地区民众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①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

人在上述过程中迁移至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使当地的埃及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
伊拉克人等其他民族在阿拉伯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民族。
其次，在语言层面，伊斯兰教为阿拉伯语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进而为阿拉伯

民族的发展和阿拉伯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

之一，也是其文化载体，阿拉伯语在历史上之所以受阿拉伯民族兴衰的影响较小，主
要在于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采用的是标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因此成为全世界

穆斯林履行宗教功修所使用的语言。 伊斯兰教不仅为阿拉伯语的发展提供了载体，
而且确保了阿拉伯民族意识的传承。

最后，伊斯兰教本身也成为阿拉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了以《古
兰经》和“圣训”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在宗教色彩浓郁的社会环境中，伊斯

兰教渗透至阿拉伯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阿拉伯人思维方式、社会文化、风俗习

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阿拉伯民族“教族合一”的特征逐渐凸显。
伊斯兰教不仅使阿拉伯民族形成了“教族合一”的特点，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波斯

人、突厥人等中东地区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这些民族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与伊

斯兰文明实现了融合，使伊斯兰文化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

阿拉伯穆斯林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伊斯兰文明涵盖地区活跃的学者与科学家主要

是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或是刚刚改宗伊斯兰教的信徒，这些人的观念

依旧受到此前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中东形成的伊斯兰文明开始从诸多宗教传统与哲

学积淀中汲取营养。② 因此，“伊斯兰文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

人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③。 不仅阿拉伯民族表现出“教族合一”的特征，波
斯人和突厥人的民族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古兰经》成为其文化的

核心，伊斯兰教逐渐在这些民族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各个民族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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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世纪以来的中东地区政治和社会发展打上了伊斯兰教的深刻印记。 正如美国

著名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Ｅｒｉｃ Ｖｏｅｇｅｌｉｎ）所言，政治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反之

亦然。①

二、 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惯性，伊斯兰教对近现代中东政治，尤其是民族国家的

构建发挥着重要影响。 一方面，伊斯兰教成为中东国家早期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

立、巩固政权、反殖反帝的重要推动因素；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对现实政治关系表现

出的种种不适应，也使民族国家的构建面临诸多困扰。
（一） 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积极影响

自 １９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东地区侵略和扩张的加剧，以摆

脱殖民压迫为目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中东兴起。 伊斯兰教依靠其在中东地区深厚

的文化和社会根基，成为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动员的重要手段。 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

早期争取民族独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为中东民族解放运动

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例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先驱梅萨利·哈吉

（Ｍｅｓｓａｌｉ Ｈａｄｊ，１８９８～１９７４ 年）创建的多个民族主义组织都公开宣称以伊斯兰教为指

导原则，如 １９２６ 年由法国阿尔及利亚裔侨民发起成立的“北非之星”、１９３７ 年成立的

阿尔及利亚人民党（Ｐａｒｔｉ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 Ａｌｇｅｒｉｅｎ，简称 ＰＰＡ）以及 １９４６ 年成立的“争取民

主自由胜利运动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ｕｒ ｌｅ Ｔｒｉｏｍｐｈｅ ｄｅｓ Ｌｉｂｅｒｔéｓ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ｓ，简称

ＭＴＬＤ）”等。 二是伊斯兰教在反殖反帝运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无论

是在号召广大穆斯林投身反抗西方侵略、赢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方面，还是在动员文

盲率较高的下层民众参与社会运动方面，伊斯兰教均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 以阿尔

及利亚为例，伊斯兰改革运动的领袖本·巴迪斯（Ａｂｄｅｌ Ｈａｍｉｄ Ｂｅｎ Ｂａｄｉｓ）积极在广

大穆斯林中宣传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推动国家独立，他倡导“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宗

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祖国”，以宗教语言提出了阿尔及

利亚全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目标。② 本·巴迪斯创建的伊斯兰贤哲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Ｕｌｅｍａ）作为阿尔及利亚重要的爱国力量，在该国民族解放斗争中

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战后，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稳固政权、捍卫民族主权、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维

护地区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在民族团结方面，独立后的中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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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蒋庆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 页。
赵慧杰编著：《阿尔及利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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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多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这种做法有助于迅速凝聚广大穆斯林对新生民族国

家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团结，从而捍卫国家独立。 其次，在国家构建

方面，伊斯兰教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基础和政治组织形式，填补

了独立之初中东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空白，为国家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奠定了基

础。 海湾国家不仅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而且实行宗教法制，以伊斯兰教法作为

整个国家立法的渊源。① 再次，伊斯兰教规定了处理伊斯兰社会内部关系的准则和

义务，如穆斯林平等原则、缴纳天课的宗教义务等，这对缓和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推
进民族国家构建、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伊斯兰教加强

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反殖反帝斗争中的合作与联系，推动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

涨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共同维护本地区国家的集体利益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负面影响及其根源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阿以冲突和现代化进程中遭

受重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中东政治的影响逐渐提升。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后，美国为对抗苏联，在阿富汗大力扶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导致以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作为重要思想基础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迅速兴起，挑战中东民族国家政权

和现行制度，严重威胁着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
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力量，在塑造

国家认同和建设国家制度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伊斯兰教塑造

了与现代国家认同相悖的宗教认同。 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在《信仰与权力：中东的宗教和政治》一书中指出，源自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的

某些观念对当前依然有着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对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塑造上，伊斯

兰教构成了绝大部分穆斯林认同、忠诚和权威的最终基础。② 伊斯兰教塑造的超国

家认同削弱了穆斯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为中东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并成为民

族国家构建长期受阻甚至陷入倒退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使中东民族国

家的国家制度建设难以彻底摆脱无序和混乱。 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因

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始终未能解决权力产生、运作、更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权
力僵化、政治失序和继承权混乱成为长期困扰政权的问题，并尤以沙特最为突出。

宗教问题常常作为政治问题周期性地出现在世界各国社会中，这种政治—宗教

现象在亚、非、欧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③ 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地区，宗教与政治

的交互影响尤为突出，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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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７４ 页。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ｘｉｖ．
［美］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第 ２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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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障碍因素，其内在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斯兰教与世俗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无

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其诞生之初均是以文化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存

在。 但伊斯兰教自初创以来便与政治紧密相联，是政治参与性极强的宗教。 伊斯兰

教不仅向穆斯林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穆

罕默德创建的“乌玛”是伊斯兰教发展壮大和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基础，历史上的伊斯

兰政权基本上都沿袭了以“乌玛”为核心的政治模式。 因此，伊斯兰教早已超越纯粹

的宗教范畴，成为中东政治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

教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基督教和佛教自近代以来都实现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改革，但伊斯兰

教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常希冀从传统教义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试图通过回

归传统来“净化社会”，导致理想和现实社会产生悖离。 自 １９ 世纪至今，面对种种社

会问题，伊斯兰世界一直存在以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传统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思

潮，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回摆，这非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深了伊斯兰教与

现实政治之间的鸿沟。
最后，在现代世界，民族性或民族主义已取代宗教成为凝聚民众最重要的意识

形态。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政治演进过程，但在伊斯兰世界，因受

“乌玛”观念的主导，宗教认同超越民族认同，使得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在推行现代

政治制度时，仍不得不顾及民众宗教情感和伊斯兰政治文化所带来的强大社会影

响，部分领导人自身也从伊斯兰教中寻求统治合法性。 这一现实导致宗教权威的进

一步巩固，其结果是宗教传统与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发展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和内在冲突。 无论什么时候，当宗教与民族主义相遇，宗教的挫败都不可避免地表

现在其结构重要性的丧失或信仰根基的动摇，但伊斯兰教是唯一的例外。① 因此，在
所有世界性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它不但创造了

前工业化时代的伟大文化传统和宗教认同，而且确立了一种社会共同体的信仰。②

三、 伊斯兰教与沙特阿拉伯的民族国家构建

“民族国家构建（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作为一种基于西方历史的政治理论，包
括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两个层面：民族构建是指文化—政治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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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ｌａｖｉｃａ Ｊａｋｅｌ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８－２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Ｈｅｆｎ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Ｈｏｒｖａｔｉｃｈ，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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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国家构建则是指国家制度建设、资源整合与权力有效实施的过程。 “民族国

家构建”理论是 １８ 世纪以来欧美地区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产物，工业化和宗教改革是

其产生的重要条件。
对于“民族国家构建”概念是否适用于中东地区，波斯尼亚学者马里奥·阿波斯

托洛夫（Ｍａｒｉｏ 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ｖ）认为，“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欧洲对中东地区最成功的出口

商品，然而舶来品的性质注定了其在中东水土不服。① 显然，阿波斯托洛夫的观点有

失偏颇，其过于强调“民族国家构建”理论的地域性，而忽视了这种理论适用的广泛

性。 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已成为最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推进民族国家构建既是

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稳定的保障，中东国

家概莫能外。
在政治和社会深受宗教影响的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具有

双重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 一方面，沙特是伊斯兰教

的发源地，因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而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中心；另一方面，
沙特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伊斯兰教息息相关，是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之间

复杂关系的最佳例证。
（一） 早期沙特政权的民族国家构建

沙特历史可分为早期国家和现代国家两个阶段，早期国家包括第一沙特王国和

第二沙特王国，两个王国的诞生均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 １８ 世纪，基于共同的

利益需求，以伊本·沙特（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Ｓａｕｄ）为首的沙特家族与以阿卜杜·瓦哈

卜（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Ｗａｈｈａｂ）为代表的谢赫家族结成政教同盟，沙特家族为谢

赫家族的传教提供保护，谢赫家族则向沙特家族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并赋予

其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合法性。 这种联盟实际上是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先驱伊本·泰

米叶（ Ｉｂｎ Ｔａｙｍｉｙａｈ，１２６３～１３２８ 年）思想的实践。 伊本·泰米叶认为，两种威权组织

应该构建一个正直的社会，即由乌里玛决定法律内容，由统治者执行法律，公民无条

件服从领导者。②

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沙特王国均建立在上述政教结盟的基础上，成为近代以来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和国家层面的最早实践。 由于这两个王国存在的历史较短，
且早期沙特尚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尚

未得到充分发挥。 即便如此，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意义已得到体

现：宗教信仰既是文化认同，又是政治认同；伊斯兰教成为政治组织、立法和社会结

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具备国家形态的早期沙特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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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ｒｉｏ 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ｕｓｌｉｍ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４， ｐ． ６１．
［美］詹姆斯·温布兰特：《沙特阿拉伯史》，韩志斌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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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被现代沙特全面继承，而且影响了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

族国家构建。
（二） 伊斯兰教与现代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

２０ 世纪初，伊本·沙特重建沙特王国后，继续将瓦哈比教义作为改造社会、整合

国家和巩固政权的政治工具。 为实现上述目的，伊本·沙特发起了在现代沙特历史

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伊赫万运动（ Ｉｋｈｗ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①，这场运动奠定了沙特作为

现代国家的基础，伊斯兰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伊赫万运动”推动了沙特的国家构建。 该运动兴起时曾遭到贝都因人的

反抗，但乌里玛阶层为伊本·沙特推行的政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支持。 “伊赫万运

动”自 １９１２ 年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运动，对伊本·沙特而言，
通过“伊赫万运动”吸收更多的追随者意味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沙特政权能够得

以巩固，而对贝都因人的控制则意味着建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条件业已形

成，因为现代国家不允许社会实体在军事和政治事务方面以任何形式实现自治。②

正因为如此，伊本·沙特要求所有的贝都因部落都必须加入“伊赫万运动”，以此消

除阿拉伯半岛的无政府状态，促使传统游牧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在这一过程中，
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开始在社区定居和生活，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被
视为沙特政权在国家构建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二，“伊赫万运动”确立了沙特的国家疆域，奠定了沙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

基础。 “伊赫万运动”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帜进行狂热的军事征服，使沙特王室在

２０ 世纪初消灭了拉希德家族统治的杰贝勒沙马尔酋长国 （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Ｊａｂａｌ
Ｓｈａｍｍａｒ），夺取了半岛北部的锡尔汉谷地，后来又打败了控制汉志地区的哈希姆家

族，最终实现了内志、汉志等地区的统一，并在 １９２７ 年迫使英国签订《吉达条约》并
正式承认沙特的独立和统一，确立了沙特民族国家构建的国家疆域。

第三，“伊赫万运动”推动了沙特国家认同的形成。 部落文化的狭隘性和部落利

益至上的观念使其难以超越本部落利益，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各部落的团结和统

一，但“伊赫万运动”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伊赫万”在字面上意为“兄弟”，是一

种建立在严格的瓦哈比原教旨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政治组织。③ 伊本·沙特借助“伊
赫万运动”，对沙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改造，将犹如一盘散沙的各部

落招至瓦哈比派教义的旗帜下，为巩固新政权提供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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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伊赫万”原意为“敬奉唯一真主兄弟会”，实际上是以宗教为手段建立的改造游牧民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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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ｙ Ｔｒｏｅ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ｐ．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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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伊赫万运动”与伊本·沙特在对运动目标和瓦哈比教

义的理解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为维护既得利益以及同英国和邻国的关系，伊本·沙

特最终解散了“伊赫万运动”。 尽管如此，伊本·沙特借助“伊赫万运动”初步奠定了

现代沙特的国家基础，在构建民族国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二战后，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在其中仍发挥着

关键性的作用，沙特家族继续将伊斯兰教作为谋求政治合法性和扩大地区影响的重

要工具。 在沙特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作为沙特民众宗教政治认同的瓦哈比派教

义，被视为建立和维持政治合法性即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沙特王室来

说，伊斯兰教始终是维持权力的工具，①在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均得到充分体现。
在对外层面，沙特将传播伊斯兰教作为拓展国际影响、增强国内统治合法性的

重要途径。 沙特政府的目标是在全世界通过传播瓦哈比教义提升国际影响力，为实

现这一目标，沙特已投入 １ 万多亿美元。② 这些举措使沙特提升了国际声誉，巩固了

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强化了沙特家族与谢赫家族的联盟，增强了沙特王

室在国内的声望，有利于维持沙特家族的统治。
在对内层面，沙特家族继续强化同谢赫家族的政教联盟，将伊斯兰教作为稳定

政权的工具，同时将伊斯兰教作为反对政治改革的挡箭牌。 二战后，沙特王室继续

秉承家族传统，与瓦哈比运动创始人阿卜杜·瓦哈卜的后裔谢赫家族结盟，沙特国

王兼任瓦哈比派教长，同时握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全面

主导沙特的政治生活；谢赫家族则分享部分宗教权力，并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提供宗

教合法性支持。 两大家族的联盟关系构成了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瓦哈比主

义的作用之一就是服务于沙特家族的政治统治，对谢赫家族而言，要求民众服从沙

特家族的统治是其重要的职责。③ 与此同时，沙特王室还利用瓦哈比教义作为应对

政治变革诉求的工具，沙特王室的支持者表示，君主制王国可以在不丧失任何伊斯

兰特征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经济、教育和社会结构来推动发展。④ 实际上，这体现了沙

特政府借助瓦哈比派的宗教权威来否定进行重大政治改革必要性的意图。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沙特以伊斯兰教作为国家认同、以石油财富作为物质基

础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有其合理性，该国以瓦哈比教义凝聚民众和增强政权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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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ｔｉｇ Ｓｔｅｎｓｌｉ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 ｐ． １４．

Ｓａｒａｈ Ｎ． Ｓｔｅｒ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Ｆａｔａｌ Ｅｍ⁃
ｂｒａｃｅ，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１， ｐ． １３１．

Ｓｈｅｒｉｆａ Ｚｕｈｕ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Ｃａｒｌｉｓｌｅ：
Ｕ．Ｓ． Ａｒｍｙ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５， ｐ． １７．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３， ｐ．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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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石油财富发展民生以换取民众对沙特王室的忠诚。 这一策略使沙特平稳度过

了包括近年来中东变局在内的多次地区性危机。 但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仍面

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使沙特民众对沙特

家族和谢赫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现状颇为不满，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革和赋予民众更

多民主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沙特对外大力传播瓦哈比教义的做法在一

定程度上适得其反，部分宗教界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不断对

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和内政外交政策提出质疑，甚至寻求以暴力手段推翻沙特政

权，倡导社会回归《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传统。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赛

义德·库特布（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和“基地”组织原头目奥萨马·本·拉登（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都曾给沙特当权者贴上“不虔诚的异教徒统治者”的标签，呼吁其支持者反抗

他们的统治，本·拉登对沙特家族的攻击旨在从理论上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①

四、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伊斯兰认同及其根源

在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
宗教民族主义通过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发挥作用，形成了宗教神圣性与政治

世俗性结合、宗教观念与民族情感融合的伊斯兰认同，呈现出民族与宗教相互融合

的特征，其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惯性和传统的强大影响。 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未能

以公民民族主义取代族裔民族主义、以政治认同取代文化认同，导致民众对国家的

忠诚和认同始终无法得以建立。 相反，二战后，“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伊斯兰世界饱

受质疑。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Ｂａｎｎａ）曾极力反对以地

域、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模式，坚持认为信仰是民族和国家的基石。 当代伊斯兰

复兴运动代表人物、巴基斯坦学者毛杜迪（Ｓａｙｙｉｄ Ｍａｗｄｕｄｉ）则宣扬“真主主权论”、
反对“主权在民”学说、否定民族国家，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 霍梅尼、拉希德·里

达（Ｒａｓｈｉｄ Ｒｉｄａ）、赛义德·库特布等伊斯兰主义理论家也都持有与毛杜迪相似的观

点。 显然，中世纪历史延续下来的宗教忠诚和宗教共同体归属感的形成，都对当代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种对传统的依附关系，即美国人类学家克利

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所定义的“原初性忠诚（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ｌｏｙａｌｔｙ）”②。
第二，伊斯兰教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 对穆斯林个体而言，伊斯兰教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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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ｈｅｒｉｆａ Ｚｕｈｕ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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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ｅｄ．， Ｏ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ｐｐ． １０７－１１３．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自我身份的主要标志，也是获得民族认同和政治参与机会的前提，这种宗教认同将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区分开来。 对穆斯林集体而言，伊斯兰教塑造了对更小范围忠诚

的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将穆斯林与国内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这种“穆斯

林共同体”概念及其高效的组织机构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更大挑战。 以埃及穆斯林兄

弟会为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为目标。 为此，穆兄会长期

深耕于埃及社会，一方面积极宣扬回归《古兰经》、推动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复兴、
建立具有神权政治特征的大一统“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穆兄会极力加强组织建

设，其建立的机构包括清真寺、学校、基金会、媒体、慈善机构、医院等，几乎涵盖了社

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为其政治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穆兄会经过

数十年的等待终于赢得了 ２０１２ 年的埃及大选。 ２０１３ 年，穆尔西政权被军方推翻，穆
兄会作为中东地区组织最严密的伊斯兰政治集团虽然在埃及军方打压下陷入暂时

沉寂，但其政治潜能仍将对埃及政治进程施加影响。
第三，西方文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变革，不仅拉大了中

东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发展的差距，而且加速了中东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为伊斯兰

认同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其次，西方文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

对中东地区的渗透，使伊斯兰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产生了冲突，继而引发了中

东民众对西方的不满；最后，西方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尤其是其对待中东国家采

用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加深了穆斯林对西方的仇恨和抵制。 在此背景下，面对西

方“民族国家”模式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中东国家中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倡导回归伊

斯兰传统和强化伊斯兰认同。
第四，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 尽管二战前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战后诞生的新泛伊

斯兰主义在社会基础、组织活动方式、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国家观的

实质都是要建立以伊斯兰认同为核心、坚持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这反映出穆

斯林对西方化、世俗化潮流的抗拒。 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民族国

家构建”的概念均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对中东地区而言仍属于“舶来品”，在该地区缺

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深入推进的条件，而中东伊斯兰国家本身脆弱的体制进一步加

深了民族国家构建推进的难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形

成的宗教认同，因其雄厚的社会根基和极具号召力的理论基础，对中东现代民族国

家构成了巨大冲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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